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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烽火芳华（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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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进来！”
她似乎早早就等在那里，一张脸贴

在玻璃窗上，笑着喊。
跟着阳光，进屋。
“腿疼，下不了地，快过来！”她围在

一床干净的粉色花被里，像久违的邻家
奶奶见到小辈。她的精神很好，嗓音很
洪亮，肤色是少见太阳的白，笑脸却比
室外的阳光更具暖意。

到床前，她主动拉过我的手。
她的手，柔柔软软的，却有一股特

别的力量，透露着与人交流的愿望。
她叫王桃儿，时年 90 岁。从外表

很难看得出她是一名老兵。
“他们都死了，我怎么还活着？”一

开口，心中的烽火便奔腾而来。
王桃儿 14 岁开始，就和他们在一

起。那是 1939年，她瞒着父亲与奶奶，
跟着抗日军政大学一位 18岁的姐姐进
入八路军第129师野战医院。

从此走进伤痕与疼痛，朝夕与他们
在一起。他们，是她护理的伤员，有国
民党军伤兵，甚至有日军伤兵，当然更
多的是八路军战士。
“好疼呀，没有麻药，没有工具，

就拿树枝刮伤口。”王桃儿嘴里“呲
呲”地吸着气，将挣扎呻吟与疼痛的
画面赤裸裸甩进我的脑子，久久挥不
去。

土地都是红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还
有河水。她的眼神幽暗下来，移向窗外。
“夜里两点，去埋死去的人。”
野战医院这些少女们，还承担着这

项重任。
深夜，百姓入睡，不必担心他们看

到那些频繁逝去的生命。百姓眼里，扛
枪的战士就是金刚。金刚，怎可轻易消
亡？为了不做亡国奴，不管有多少死
伤，年轻的孩子们义无反顾地走进抗日
队伍，接过那些残留着前主人余温的
枪。

一个个山坡上，深沟里，埋藏着王
桃儿长长久久的记忆，“没有一口棺材，
外面竖一块砖，写上名字。”

一条一条生命尘埃般悄然入土，换
作一块一块沉默的砖。一块砖，便是一
名战士“奢侈”的墓碑。她长久地在这

样的墓碑旁伫立，沉默无言。
许多年后，她在村庄里面对众人合

力抬着的一口华丽棺材，以及后面一群
披麻戴孝、哭声凄凉的晚辈，不由得想
象着，想一个个拉回从前的人，可不可
以，如此隆重地死一回？

王桃儿就在殷红与疼痛中成长。
面对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双稚嫩的手终
于不再颤抖。受伤的战士比她大不了
几岁，每一次处理完伤口，她都要细细
将一张张被血污覆盖的脸洗出青春，洗
出原有的清澈。

聊天过程中，王桃儿的右腿一直很
厉害地抖动着。帮她盖好被子，压住
腿。她轻叹：老得一身毛病，却活得好
好的。

好好的王桃儿以 90 岁高龄，历数
曾经一个个离她而去的战友，酸涩地回
望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
“我们的兵都是好样的！都是！”当

兵生命历程里那些受伤的战士，都存在
她心里。

有一个入伍时间不长的山西襄垣
籍年轻士兵，拖着被打烂的腿来到野战
医院。
“我就用小树枝给他一片片往下刮

那些烂肉，他疼得大声嚎叫，却不骂我
一句。”王桃儿直拍腿，“好伤心呀！”

这名小战士，在王桃儿替他清洗干
净后露出疲惫却英俊的笑容。
“你姓什么？”他轻轻问。
“王。”
此后，她就变成他嘴里的“老王”，

天天喊。
由于药品不到位，襄垣籍小战士常

常昏迷不醒。一旦醒来，总是先努力给
她一个浅浅的笑。
“疼吧？”有空时，她就轻轻走近问

一句。
“不疼。”他总这样回答。
王桃儿知道他咬着牙。他说不疼，

她就疼了，就一遍遍在创伤中磨练自
己。再后来，那些打进战士们身体里的
子弹，她一下就能给拔出来。

清醒的时候，小战士就给王桃儿讲
他的事，讲他的战友，讲他的家，讲他受
伤的故事。
“老王，我们都拼命冲锋，子弹在耳

边嗖嗖响。”
王桃儿何尝不知，就是她这样的

护理人员，子弹也几次差点打穿她的
脚腕。

“我们会赢的。”小战士眼里放着
光，认真看着她，“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胜利后的日子就没有流
血，没有伤员了吧。

可是，说着说着，伤员就来了。
一个下午，王桃儿正待接收新伤员

时，却听到再一次醒来的小战士在身后
喊“老王——”
“你醒了！”王桃儿很开心，扭身告

诉他，“等我一会儿。”
院子里又来了一批新伤员。王桃

儿按程序，清理，擦洗，上药……战士们
伤痕累累，却变得眉清目秀。她笑了，
倒了一杯水进屋。

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受伤的小战
士却再也喊不出一声“老王”，永远沉睡
过去。

那天夜里，没用别人帮忙，他成了
王桃儿一个人亲手埋葬的唯一一名战
士。

此后多少年她都不敢想，回忆却要
一遍遍蹦出来。最后的画面，就是听到
喊声扭身的一瞬看到的那双眼睛，“真
真的！活灵灵的呀！”
“不知道他喊了几声，也不知道喊

我做啥？”是疼了想换药，还是知道自己
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想向她这个唯一
的好友倾诉？

这个问题成了始终无法印证的遗憾。
那个夜里，她第一次感到钻心钻肺

的疼。一转身，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双
坚毅、清澈、天真的眼神。

王桃儿很善谈，此时却陷入沉默，
让这个下午的房间出现了一次长久的
无声。

胜利的日子很快来了。“他没有
看到。”王桃儿说，“他们都没有看
到。”

前两年，王桃儿要求子女特意带她
回到曾经的野战医院，触摸旧时的印
痕，一一告诉从前的人，她好好地活在
胜利的日子中。

儿女们都下地干活儿去了。偌大
的院子里，一只鸡也没有，只有微风吹
动树叶的哗哗声。

该告辞了。我轻轻将手从她始终
紧攥的手中往外抽，然而她却用胜过一
筹的力量将我留住。
“好好活着。他，是想告诉我这个

吧？”她突然这样说，“他说过，相信我们
一定会胜利的。”

风又吹来，树叶哗啦啦点头。

年轻的眼神
■蒋 殊

烈日灼烤着戈壁滩，大漠中兵车
艰难穿行，终于来到了三水源。透过
车窗，杜涵看到一群战士全副武装在
徒步行军，久违的亲切感扑面而来。6
年前，他还是一名新兵，为了提高体
能，他在跑步时总会往小腿上绑两个
约五斤重的沙袋，那时的想法简单又
执着——当兵就当最好的兵。

三水源没有水，最多的是土。每
当车队经过，黄土便会漫天飞舞，常
常后车不见前炮。白天，戈壁滩上的
地表温度能够突破 50摄氏度。身上的
迷彩服有时就像从水里捞上来一样，
杜涵记忆中最多的就是汗与土。

兵车停在宿营地的一顶帐篷前，
指导员杨思看到一个新排长从车上迫
不及待地下来，嘴角不禁泛起笑意。
“你就是从三连考出去的杜涵？”
“是！我是红军团的兵，这里就是

我的家！”杜涵回答道。
杨思打量着这个皮肤黝黑的小伙

子，高兴地说：“欢迎回家。”
听到这话，杜涵的眼角湿润起

来，这里是他的家，无论走多远，
他都要回来。今年 7 月 21 日，他从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毕业，带着综
合排名第一的好成绩回到了条件艰
苦的新疆军区某炮兵团，回到了他
当兵的连队。恍然间， 6 年已经过
去，但曾经吃过的苦在此刻品起来
特别甜。

6 年前刚到三水源的情景浮现
在脑海里，那时杜涵只是普通一
兵。干燥的空气里尘土弥漫，伴随
着热浪滚滚袭来。在这里，沙尘暴
经常不期而至。还没下车，新兵杜
涵就被一路的沙尘“洗礼”，衣服表
面沾上薄薄的一层黄土，眉毛和头
发也已被沙尘染黄。前来接他的班
长吴昊看着杜涵，说他像“土行
孙”。杜涵和新兵战友们相互看了

看，都感觉班长的比喻特别贴切。
第一天晚上，杜涵就喜欢上了三水
源。苍穹之上一片星河。望着璀璨
群星，杜涵感觉自己就是一名守护
者。那群星就像远方的万家灯火，
值得戍边军人付出青春和热血来守
护。

野外驻训的时光忙碌而充实。白
天，汗珠沿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滴落，
随手轻轻一抹，脸上便留下一道道土
色的印痕。每天将近 14 个小时的曝
晒，让他的脸越来越黑，但目光也越
来越坚定。晚上，班长吴昊带着他站
夜岗，跟他讲述红军团的光荣历史。
远眺如梦似幻的星空，杜涵找到了前
进的方向。

年底，已经是四级军士长最后一
年的吴班长光荣复退。走的时候，吴
班长抱着杜涵，哭得涕泪横流，反复
念叨着不愿离开。临行前一天的晚
上，吴班长告诉杜涵，他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考上军校。他希望杜涵能够
接替他守护好这片土地。班长的话像
一颗梦的种子，深深种在杜涵内心深
处，生根发芽……第二年，杜涵凭着
一股学习的韧劲考上了陆军炮兵防空
兵学院。他第一时间打电话把这个消
息告诉了老班长。听得出来，电话那
头的老班长特别骄傲，“真好，你帮我
把遗憾补上了，到了军校好好学，去
哪里都别忘了自己是红军团的兵。”

奔跑在学院的田径场塑胶跑道
上，杜涵常会想起三水源营区旁的骆
驼刺、山谷里的羊群，还有远方的天
山雪顶。他特别怀念冲上山头时的呐
喊，怀念和老班长巡边的日子，怀念
尘与土中的点点欢笑。他总会梦到三
水源，边关明月照在那里，好像化成
了粼粼水波。

边疆条件虽然艰苦，可铁甲滚滚
中，有他魂牵梦萦的记忆。军校毕业
后，杜涵又回到了这片土地，回到了
梦开始的地方。

杜涵望着蒸腾如火的戈壁滩，看
到挥洒汗水的战友们，心中激情涌
动，脚下仿佛也生了根。

边疆有梦
■闫 鑫 赵碧峰

“快把头缩回来！”
八月初的一个拂晓，编号为“003”的

装甲车，正沿着山谷突进。出了一身汗
的驾驶员探出头来，想透透气。他觉得
现在离前沿阵地还有十公里呢，动作要
是麻利的话，并无大碍。他刚探出头来，
身后武强焦急的喊声就砸了过来。

驾驶员像是被烧得通红的铁块烫了
一下似的，马上缩回脑袋，可还是晚了，
头盔顶上冒起了一股红烟——他被“敌
人”的狙击手“消灭”了。攻防双方自主
对抗，只要在规则范围内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敌”在这么远的距离就布下了狙击
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武强，你的徒弟‘阵亡’了，咋还无

动于衷？”正当武强握着冲锋枪，准备下
车奔袭，班长的命令迎面“打”了过来。
“我？！”武强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

白。
“他这么鲁莽，就是因为你没有教

好！”战友们异口同声地埋怨道。武强
无地自容，脸热辣辣的，深深地低下了
头。“真窝囊！下车奔袭吧！”不知谁嚷了
这一句，紧接着就响起了开车门的声音。

如果战友们下车奔袭，就算到了前
沿阵地，体力消耗也相当大，战斗力肯定
大打折扣，况且随时都有可能被“敌”狙
击手消灭！
“要为战友报仇！”从武强心底里冒

出来的一声呐喊，像一剂灵丹妙药，把他
“短路”的意识连接上了。只见他将手心
沁出的汗水狠命地往裤子上抹了抹，迅
速坐在驾驶椅上，启动，挂挡，装甲车呼
啸着“飞”了起来。

汗水顺着武强脸颊淌了下来，可他
浑然不知，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随形就
势地驾驶着装甲车。“嗯！他真不愧是个
顶尖驾驶高手呀！”班长脸上露出了一丝
舒心的笑意。

既然武强是顶尖高手，为啥这时才
让他驾驶呢？趁着他驾驶装甲车冲锋的
空当儿，先把这个问号拉直。原来，三年
前新兵下连时，武强被选派去学习装甲
车驾驶。由于他领悟得快，很快就脱颖
而出，连一向极少夸奖人的教练员王能，
也情不自禁地说：“武强将来准会成为驾
驶精兵的！”

谁知，被寄予厚望的武强回到战斗
连队后，不久就掉链子了。在一次实兵
实弹演习中，一听到枪炮声他就慌了。
一时间手忙脚乱，把车开进了沟里。不

久后进行的另一次“战斗”中，他又因为
过度紧张而重蹈覆辙。平时无论遇到什
么情况，装甲车都让他驾驶得如履平地，
为什么一投入到战斗中就六神无主了
呢？心理素质不过关，战友们想帮他突
破这个“瓶颈”。

可接连疏导了几次，就是不见效。
连里没有办法，只得让他当了一名冲锋
枪手。王能知道情况后，极力争取把武
强调到了自己身边，成了一名教练员。

武强拿起了教鞭，立时自信满满。
无论是理论讲解，还是实际操作，都做得
游刃有余，先后带出了一百多名驾驶
员。虽然各级对武强的工作都相当满
意，王能却觉得武强还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必须想办法促成他全面素质有个质
的飞跃。于是，在这次部队开始演习前

几天，领导采纳了王能的建议，将武强调
整到了战斗连队……
“轰轰！”“敌人”打的炮弹不时在装

甲车的前后左右爆炸，弄不好……想到
这，武强不由自主地哆嗦了起来，又乱了
方寸。“稳、准、狠，猛踩油门蛇形冲！这
不是你教徒弟的口诀嘛，此时不用是想
让我们都‘牺牲’吗？”正在这个节骨眼
上，班长的话又炸雷般响起了。武强精
神一振，断了的思路再次接上……

当装甲车停在前沿阵地上时，武强
浑身湿透了。班长边下车，边对他说：
“等进攻战斗打响后，你驾车跟进，随机
用火力支援我们！”

当己方进行炮火射击时，武强还如
在梦中一般。“武强，你的徒弟‘阵亡’了，
你还无动于衷！”班长的话又在耳边响
起，武强清醒了过来。

进攻战斗开始了。武强重新调整了
一下坐姿，仔细观察了一下地形后，驾驶
着装甲车向前冲去。虽然他刚回到连队
不久，但在战斗准备期间，他已重点熟悉
了战斗地域的地形，他迫切需要的就是
保持头脑清醒、心态正常。
“敌”一个暗火力点压得战友们抬不

起头来。武强果断地将装甲停在一处能
有效地保护自己，又能较好地发挥火力
的土坎前。目测了一下距离，果断地探
出身去，扣响了 40 火箭筒的扳机。怕
“敌”人报复，他又驾驶着装甲车快速撤
离。当他在一个新的隐蔽处观测射击效
果时，脸却红了。原来打偏了，那个暗火
力点仍然发挥着作用。“这回你绝不能掉
链子啦！”武强一边这样狠狠地想着，一
边再次扣响了40火箭筒的扳机……

当朝阳冉冉升起时，战斗画上了句
号。攻上主峰阵地的官兵们欢呼雀
跃！“武强打掉了一个暗火力点，立了一
功！”王能高兴地对班长说道。王能咋
来啦？这出戏是他导演的，他能不来验
收吗？不过，他觉得这只是帮助武强在
战斗中成长的第一步，还将有第二步、
第三步。
“嗯！多亏他消灭了那个暗火力点，

否则，这次战斗打得不会这么顺利！”班
长也一脸兴奋：“不过，要不是你把他撵
回来，他的胆量也不会练得这么大！”

班长和王能相视而笑。
“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如果不是我

演得逼真，他也不会突然爆发的！”那个
“牺牲”的驾驶员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
他俩面前。
“武强呢？”三个人同时四下张望起

来。只见武强正驾驶着“003号”装甲车
向他们这边驶来，火红的朝阳仿佛给装
甲车镀上一层闪闪发光的金边……

金
色
装
甲
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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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将点燃第七届世界军运会火炬

有朋自远方来 光临这座有琴台知音

白云黄鹤 东湖光谷

九省通衢志的城市

武汉天然地就与军运会有缘

一个武字 让天下的军人心生敬意

江夏曾是三国演义的主战场

武昌首义 清王朝寿终正寝

军人征战疆场 谁不仰慕红军

荆楚大地

红安凭“将军县”天下闻名

在武汉

饮两江碧水 沐浴楚风汉韵

在武汉

军人似听到军号响 冲锋陷阵

一城秀水半城山 武汉准备好了

35个竞赛场馆

像星座镶嵌在长江两岸

万名肤色不同的军人将一展身手

为了军人的荣誉 更为了世界和平

武汉准备好了

黄家湖畔军运村正恭候客人

志愿者准备好了

向世界展示武汉的魅力

热干面 糊汤粉

三鲜豆皮 莲藕排骨汤

盛情款待远方的朋友

难忘好客的江城

会 徽
诚意是天意 机遇是缘分

第七届军运会注定要选在武汉

长江汉水交汇成一个大写的“7”字

像浪花镶嵌的彩带舞动在天水之间

7字像一把小手枪 又像跳水高台

天上有北斗七星 人间一周有七天

古有七步成诗 竹林七贤也有七情六欲

七仙女在 董永故里在孝感

荆楚古风 唐宋诗韵 汉绣天成

飘逸的彩带上七颗五角星星光灿烂

和平鸽在第一颗星星上展翅欲飞

友谊纽带飘动在世界军人们的胸前

赠蓝天一枚会徽 笑看彩虹当空舞

赠大海一枚会徽 海上丝路踏波澜

赠长江汉水一枚会徽 感谢大自然

赠武汉一枚金质会徽 历史的纪念

圣 火
八月一日 中国军人的节日

南昌城 采集军运会的圣火

八名护旗手护卫国旗军旗会旗

从“一代英豪”雕像前正步走过

朱德元帅仿佛从战场归来 从容不迫

周恩来身着戎装 眉宇间有大将气魄

叶挺将军挥师北伐

血洒疆场壮志未酬

刘伯承、贺龙两位元帅话中有殷殷嘱托

当圣火采集使者方铭璐缓缓走向火盆

此刻 征程上走来

井冈山 黄洋界 大渡河

此时 雪山草地的风停了

枣园的灯亮了 让我们重读

方志敏烈士笔下的《可爱的中国》

圣火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

向南致敬西柏坡

向东传递到大上海

到古田，又见星星之火

深圳话改革 遵义忆转折

延安的艰苦岁月

迷彩火炬顶部是长城的雄姿

最美是中国红底色

魅力武汉（外二首）

■陈松叶


